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紅樓真夢
第六十二回  晷逼西山蹉跎傷暮　漿傾北斗宛轉回春

　　話說探春和薛寶琴、邢岫煙等商量，就藕香榭設席，替平兒洗塵，大家都願湊份，只日期斟酌不定。這個要挑近的，那個又要

挑遠的；這個說那天必到，那個又說那天我家裡有事，隨便另改一天罷。寶釵笑道：「這樣商議，只怕平嫂子走了，這局還湊不上

呢。大後兒是荷花生日，索性就定在那一天，就是家裡有事的，抽空兒來一趟，也耽誤不了。」可巧那天大家倒都有空，平兒頭一

天到西山別墅去，順路把巧姐兒接了回來，探春又添請了尤氏婆媳和湘雲、惜春、蘭香，分成兩桌。　　此時荷花正盛，藕香榭一

帶開得密密層層。那藉香榭三面臨水，簷下俱有碧油綢的卷筵，垂著白綾飛簷，角上還懸著小金鈴。寶釵叫鶯兒秋紋等將荷柄上掛

起彩幡、係著絳縷，以表替花祝壽之意。廊子上又擺了二三十盆建蘭，荷香蘭氣、一片氤氳。靠著欄杆，擺的都是斑竹桌椅，大家

到齊了，散坐乘涼，說些閒話。探春道：「那回替平嫂子餞行，彷彿眼前的事，算起來也有好幾年了，日子真過得飛快。」湘雲

道：「豈但快呢！寶姐姐都抱孫了，珠大嫂子眼看就要見重孫子，這不是後浪催前浪麼？」平兒道：「你們都不顯老，寶二奶奶更

少形，還是二十多歲的樣兒，到底家裡比外頭好。別的不用說，就是眼前這點樂，外衙門那有呢！」尤氏笑道：「你是愛受那個

罪。我就不要那排場，任他們怎麼說，也說我不動。」平兒道：「我那有大奶奶的福氣呢，若不是鸞姑娘、鳳姑娘在任上服侍大

爺，您也放不下心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也好多日子沒有湊啦，倒是你回來了，大家才見見面，那有從前熱鬧？」探春道：「從前

家裡有多少人？如今太虛幻境先分去了一半，在家的又分了西山、海淀好幾下裡。幸虧兩位嫂子沒搬去，若都去當老太太，咱們回

來可找誰哪？」寶琴道：「我倒來過好幾趟，怎麼李家二妹妹、三妹妹總沒有來？」李紈道：「紋妹妹自從那回小月，一直多病，

新近才好；綺妹妹跟妹夫到兗州任上去了。

　　「尤氏道：「他是幾時放的？」李紈道：「甄妹夫去年京察記名，四月裡放的，三妹妹臨走還來過一趟呢。」一時席間上到銀

肺，平兒道：「我見柳嫂子在西山呢，這是誰做的？」寶釵道：「這裡小廚房補了秦嫂子，我叫他試做的，你們嚐嚐如何？」平兒

笑道：「就是那秦顯家的麼？那年他替了柳嫂子，白賠了許多應酬，只做得半天，到底被他巴望到了。」寶釵道：「現在的小廚房

可不如從前了，說不定還許賠點嚼裹呢。」那邊席上，岫煙和巧姐、胡氏、蘭香諸人，也不斷的說笑。

　　巧姐向胡氏道：「蓉大嫂子，為什麼不把姪兒帶來？我很想瞧瞧他。」胡氏道：「奶奶那裡放心呢。白天怕熱著，晚上又怕涼

著，帶來也是鬧得慌。」巧姐又道：「我回頭去看楨姪兒，又有兩個月沒見他，只怕見我倒要認生了。他們說珠大媽要得重孫子，

多半是小小大奶奶有喜信罷？」邢岫煙道：「一聽『小小大奶奶』怪可笑的，細想也只好這麼稱呼。他們家三輩大奶奶，可叫人怎

麼分呢？」少時席散了，又看了一回荷蘭，大家都貪這時涼快，坐至掌燈後方散。

　　蘭香陪寶釵至怡紅院，說起上頭要派侍郎、京堂各大員去祭告五嶽，只怕賈蕙又要派上。昨兒有信回來，叫趕著撿理衣箱，寶

釵道：「夏天出去，只當逛逛山，倒也有趣。只是路上太熱了，得多帶些暑藥，自己用不著，也好施人。」又說了一會話，蘭香因

惦記楨哥兒，便回房去。寶釵也有些乏了，先在小榻上歪著，鶯兒過來道：「姑娘起得太早了，還是早點歇著罷。」寶釵起來，即

令他服侍卸妝、收拾就寢。剛要睡著，忽聽黛玉叫聲「姐姐」，說道：「老太太叫我請你，有要緊的事呢。」寶釵忙問何事，黛玉

道：「還是為的老爺，老太太急得不了，咱們就走罷，有什麼話到那裡再說。

　　「寶釵不覺隨著他出了府門，一路走得甚快，如同騰雲駕霧似的。寶釵道：「妹妹，你走慢點，就是急事也不在這一會兒。

「黛玉笑道：「你也是服過丹的，怎還不及我呢？」一時寶釵想起平兒的話，又道：「我答應帶平嫂子來的，你這一趕碌，就把他

忘了，怎麼對得住他？」黛玉道：「走了這麼一截路，難道還折回去不成？只可下回再說罷。」又走不多時，便到了赤霞宮。

　　黛玉帶了寶釵，直往賈母處。見賈母歪在炕上，珊瑚在一旁捶腿，寶玉迎春都坐在炕前一排椅子上，鳳姐只站在地下陪賈母說

話，先看見了他們，便笑道：「你們去的快，來的也不慢，比咱們西府裡到東府一趟還要方便。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那麼著急，還

不趕緊著回來麼？我到家裡就沒有歇腳。」寶釵道：「老太太叫我有什麼事？咱們先說正經的罷。」賈母皺著眉頭道：「寶玉帶回

去的丹藥，你老爺到底吃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和三妹妹勸了兩回，太太更說過多次，老爺就是不肯吃，那丹藥還擱著呢。」賈

母歎道：「這麼老了，還叫我操心，真是沒法子。昨兒地府來信，說你老爺陽祿快滿了，寶玉他早就知道，著急的了不得。這孩子

也有點心思，說老爺最孝順，老太太帶話去一定肯聽的。他本想親自去一趟，他們又不放心，只可找你來，傳我的話給你太太叫他

勸老爺趕緊吃了罷，再遲就來不及了。」鳳姐道：「老太太要想拿話打動老爺，還得說重點才好。」賈母道：「你簡直告訴你老

爺，他往常都聽我的話，若是他還想孝順我，再聽我這一句，我決不會給他當上的。

　　「寶釵連聲答應，賈母又道：「我這回不多留你了，你們三個人家去說說話，明天一大早就回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此刻還早

呢。」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。

　　鳳姐問河南有無來信，寶釵道：「你們平兒跟著璉二哥回來了，他和我約下，再來的時候，帶他來見見奶奶。我剛才慌慌忙忙

的趕了來，到半路上才想起，已經來不及了。」鳳姐忙道：「他們怎麼回來了？別被上司參了罷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是從前看著老

爺和大老爺被人參怕了，如今不是那樣家運。璉二哥是升了知府來京引見的，還忘了給你道喜哪。」黛玉道：「鳳姐姐，我倒替你

不服氣，你辛辛苦苦撐了那些年，璉二哥有了好日子，倒讓平兒享現成的福。」鳳姐眼圈兒一紅道：「那也是各人的命。」寶釵

道：「他和平兒還有什麼計較？那平兒也只當替他護印，至今見了我們，還是奶奶長、奶奶短的，始終沒改了稱呼。」迎春道：

「你們都是有指望的，不像我這樣苦命。」說著，眼淚汪汪，強自忍住。黛玉道：「二姐姐，你也別傷心，你寶兄弟說的，總有一

天叫你出這口悶氣。」賈母聽他們提起寶玉，便問道：「寶玉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他早已家去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和寶丫頭也家去歇

歇罷，別叫他等著心急。」鳳姐一笑，便推釵黛二人道：「你們快去罷，也是時候了。」釵黛二人趁此退下，同回留春院。走到抱

廈，忽聽一聲道「姑娘回來了」寶釵不覺一愣，接著又是一聲，道：「姑娘回來了，快倒茶呀！」方知是架子上的五色鸚鵡。寶釵

笑道：「我在怡紅院，常時不留神，就被他嚇一跳，又到這裡來嚇人了。」寶玉和晴鵑麝釧諸人都在西屋裡，聽見話聲，連忙迎

出，和釵黛同進東屋。這個道：「奶奶這們趕碌，沒累著呀？那個道：奶奶這回來得真快。原來他們見了寶釵黛玉，當面不便分別

林奶奶、寶奶奶，只都稱奶奶，聽不出是和誰說的。寶釵初到，未免各人敘談幾句。等他們退去，寶玉和寶釵黛玉，方得消消停停

的談話。

　　黛玉向寶玉道：「你是未卜先知的，老太太這回帶了話去，老爺肯聽不肯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據我看，也是白說。」寶釵道：

「老爺一生正直，壽終了也許成神。就是到了地府裡，跟祖爺爺、爺爺一塊兒住著，也沒什麼，只不過成仙沒分罷了。」黛玉道：

「你別看成仙容易，東府裡大老爺苦修了一輩子，白送了性命，也沒有修成。老爺有現成的機會，錯過了究竟可惜。

　　就算成了神，老爺那脾氣，連外官都怕做，還能當城隍麼？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你們也不用發愁，到那個時候總有辦法的，不過多費點事。我想將來把老爺太太也接到這裡住住，前天先打發潘又

安去看那夢蝶山莊，畫個詳細圖樣，好照著樣兒蓋房子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法子也太笨了，老爺只是喜愛野景，那別墅也是大家酌

量佈置的，何必照樣直抄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的意思，要叫老爺住在這裡還如同在西山一樣，心裡自然是舒展的。」黛玉道：「老

爺太太若來了，姐姐也在這裡多住住，省得兩頭趕碌。若捨不得家裡，時常家去瞧瞧，也很方便的。」寶釵道：「我累了這些年，

塵世的事久已就厭煩了。即如那回蕙兒出去冊封，我急得什麼似的，看你們逍遙自在，真教人羨慕，那時候便動了出世之想。如今

蕙兒做到這個分兒，他夫婦也很和睦，又有了孫子，還有什麼放不下的？可是，又想來、又不想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這話怎麼說

呢？咱們姐妹就如同一個人一樣，難道姐姐還存什麼心麼？」寶釵要說又不肯說，好像很為難的樣子。黛玉又再三追問他，寶釵不



得已，方說道：「你們是玉皇敕賜的夫婦，我到這裡算什麼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這也難怪姐姐存心。此事全在我黛玉身上，決不能叫

姐姐受一點委屈，姐姐放心罷。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我想，四妹妹和雲妹妹在家裡孤零零的，也沒意思，況且史妹夫又在這裡，不如都跟了老爺太太來，我也替三妹

妹、四妹妹另蓋著房子呢。」黛玉道：「三妹妹還有事呢，一時來不了，你忙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等房子蓋好了，也接他來住兩

天，叫他知道有這個退步。」寶釵道：「若提另蓋房子，替珠大嫂子也蓋上一所。他願意在這裡住，或是願意在家裡，聽他自己酌

量。寧可他不來，把房子空著，若單漏下他怎麼說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虧姐姐提我，我幾乎忘了，一起叫他們估計去罷。」黛玉道：

「姐姐來的時候，可想著把秋紋碧痕都來，別只帶鶯兒一個。還有那定風珠，是他和警幻姐姐借的，也想著帶回來，別忘了。」

　　當下商量了大半夜，只胡亂睡了一會兒。天已黎明，晴雯紫鵑將他們請起，寶釵只把頭攏了幾把，吃了半碗蓮粉粥，便同著晴

雯回去。晴雯送他至怡紅院，陡然向他一推，忽似夢覺。

　　此時曙光透到窗戶上，現出魚肚白的顏色，軒帷靜悄不聞人聲，又找補了一小覺。醒來見海棠樹上已掛晨暉，連忙起來梳洗，

隨即往稻香村尋李紈，將賈母囑咐的話，備細述了一遍。

　　李紈聽了，不免驚訝道：「既老太太這麼著急，咱們早些出城，把這話去回太太罷。」一面匆匆更換衣服，吩咐預備車馬，便

同向西山別墅而來。

　　其時曉氣正清，一路樹色山光、分外明爽，少時到了別墅，不及賞玩風景，即忙至王夫人處。王夫人一見他們，詫異道：

　　「你們這麼早出來，有什麼事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也沒要緊事，只老太太昨兒晚上叫我去，有幾句話帶給太太。」便將地府如何

來信、賈母寶玉如何著急、以及賈母再三諄諭，都告訴了王夫人。王夫人一聽，更為驚慌，說道：「我前兒還苦勸老爺，無奈總說

不進去，也不知是什麼脾氣！你們等一會替我做個證見，不然又要說我是瞎編的了。」李紈道：「這些事，我從前也不大信。自從

到過太虛幻境，才知道古人所說神仙之事確是有的，還有許多古人沒說到的呢」「

　　正說著，賈權楊氏都來見李紈。原來，賈政因賈權學問尚淺，命他跟隨身邊，親自補課，藉可稍慰岑寂。李紈命他們見過寶

釵，又同至園中各處逛逛。那桃林中大桃已熟，賈權彩了幾個熟透的，奉與李紈寶釵。各人都吃了兩個，帶露含滋，十分鮮美。又

至當翠亭坐玩山景，直至將近晌午，方回王夫人上房。王夫人吩咐柳嫂子，替李紈寶釵另備了飯菜，大家吃罷。

　　賈政坐了一會，正要往書房去歇中覺，王夫人道：「老爺且坐一坐。寶丫頭，你把老太太的話面回了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昨晚上

老太太把我叫到太虛幻境，問老爺那丹藥吃了沒有，若是沒吃，千萬趁早吃了，老爺也到了這個年紀，人家說『老健春寒秋後熱』

是靠不住的，萬一有什麼不舒服，再想吃這丹藥可就晚了。還說老爺向來孝順，肯聽老太太的話，千萬再聽這一句罷，老太太決不

會給當上的。」賈政道：「這倒奇了，老太太有話吩示，為什麼不把我叫去？再不然親自給我托個夢，倒要繞那麼大個彎子，這就

可信而不可信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實在是老太太親口吩咐我的。我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在老爺太太面前造鬼話，老爺不要多疑。」賈

政道：「前天你太太說了，我沒有理會；今天你們就來了，硬抬出老太太來，這不是串的扇面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都是為好，誰

還耍那些手段？又牽扯上老太太，我們也沒有那種道理。」賈政只是搖頭，一會兒便出去了。王夫人對李紈寶釵道：「你們看，這

叫我怎麼說呢？」李紈道：「老爺向來的脾氣，是越說越擰，也許自己會覺悟過來。」寶釵道：「寶二爺就料定老爺不肯聽的，他

說不吃也不要緊，到那時候他還有辦法，我們只可看他的了。」婆媳三人正在那裡發愁，只見賈蕙進來，笑盈盈的向王夫人和李紈

寶釵道喜，說道：「今天有旨意，蘭大哥轉了了兵部尚書了。」李紈道：「蘭兒從來沒管過兵，就是做了兩年的兵備道，也是個虛

名兒，如何會調兵部呢？」賈蕙道：「凡事都是機會湊成的。前個月珍大爺上個封奏，條陳了四五件事，有一條是以文轄武，皇上

就記在心裡。前幾天又有江西藩司來京陛見，上頭問起江西有無土匪，他奏道：『從前九江一帶，有個匪首叫黃飛龍，非常猖獗；

那時都御史賈蘭，正做兵備道，督率防勇把那股土匪打平了，從此地方上非常安靜。』因此，上頭很誇獎蘭大哥，說他知兵，所以

有這番升調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蘭小子這幾年在軍機很見長，因他筆下本快，臨事也有決斷。若在兵部，全是武邊的事，未必辦得好

罷？」賈蕙道：「那兵部也全是紙片上的事，無非核議章程，審核保案，並沒什麼難辦的。就是兼著神策府大臣，也只掛個虛銜，

有時幫著出出主意，還不抵軍機吃重。

　　寶釵問道：「祭岳的事，派定了沒有？」賈蕙道：「單子是定了，還沒有發下來，聽說七月初才走呢。還聽說，江浙紳民籲請

聖駕明春南巡，若果真准了，借著隨扈回南逛逛，倒是難得的機會。」寶釵道：「從前南巡，我們薛家接過兩回駕，用的錢像淌水

一樣。如今不是從前的光景，誰家還當得起這皇差呢？」賈蕙道：「上頭的意思，這回若南巡，一切用度都從內庫開支，不用民間

一絲一毫，這真是古今少有的。」賈蕙又坐了一會，先去了。李紈要等賈蘭來此，問問情形，偏是那天有議政處會議，候至申末，

尚未見來，只可同寶釵先回城去。

　　眼前正是三伏天氣，探春喜園中涼爽，時常回來住住；巧姐也住在平兒處，和平兒常到園中，因此比往時較見熱鬧。那凹晶

館、藕香榭、紫菱洲等處，虛曠臨水、最宜納涼。寶釵每天歇過午覺，便和李紈、平兒、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巧姐諸人，攜帶茶具

及冰鎮瓜果，到那裡閒坐清談。或倚欄觀荷，或繞闌垂釣，或探惜姐妹下棋、餘人觀局，或惜春作畫、寶釵撫琴，大家聽聽、看

看。過三兩天，也輪流往西山別墅問安。

　　不久頒下旨意，派賈蕙致祭中嶽。賈蕙先請假五日，在家料理行裝，寶釵蘭香不免又有一番忙碌。假期屆滿，已是七月初旬，

隨即請訓起程。賈蕙行後，緊接著賈蘭又欽差前往畿輔及魯豫等處閱兵，那閱兵大臣體制較崇，更須鑄發關防、奏調員弁。俟各事

辦妥，便也起節出都，與賈蕙行期相距不及旬日。

　　自蘭蕙弟兄先後出差，賈政山居更覺寂寞，卻喜精神尚健，每日只觀書消遣。有時替賈權講講書、改改詩賦，有時帶著賈權或

一二小廝，往山中近處散悶。交了白露，賈政便有些咳嗽痰喘，初時以為傷風小恙，不曾服藥。王夫人卻因賈母之言，暗自擔心，

忙命人去請王太醫。

　　那天王太醫從太醫院該班下來，正在北澱公所，聞知賈府傳請，便即打聽西山別墅的路徑，趕著坐車前來。王夫人命賈權陪他

在外書房暫坐，一面告知賈政。賈政不悅，道：「你們太小題大做，我這傷風咳嗽，養兩天就會好的，請的什麼大夫呢？」王夫人

道：「既已請來了，給他看看，吃一兩劑藥，早點好了不省心麼？」賈政無語。一時賈權陪王太醫進來，先向賈政請安，問知大概

病情，然後診脈。指下捉摸了許久，又看了舌苔，說道：「中堂貴恙是肺經不舒，又感受外邪，邪鬱於中，氣不宣達，所以發喘，

吃兩帖疏散之劑就好了。」王夫人叫小廝問道：「大夫看著究竟要緊不要緊呢？」王太醫道：「依晚生看，決不要緊，請老太太儘

管放心。」當下支起眼鏡，濡筆沉思，就開了一個方子。是：

　　蜜杷葉二錢　　　　空沙參一錢　冬桑葉一錢半苦桔梗二錢　苦杏仁三錢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川貝母一錢半抱木茯神一錢　　　

　　淨蟬衣二錢　粉甘草五分外加益元散一錢為引

　　寫完了，呈與賈政道：「晚生愚見如此，還請老中堂酌正。「賈政細看一遍，覺得甚妥，即交給小廝們飛馬抓去。王太醫又誇

贊這園子結構很好，又問蘭大爺、蕙二爺幾時可以回京，賈政和他閒談了一陣，還親自送他出去，王太醫再三攔住道：

　　「不敢，不敢。」乃命賈權代送，自己只送至月亮門而回。是日，賈政飲食起居尚同平常一樣。不料連服兩劑，咳嗽未減，痰

喘更甚，又夾雜有些心痛，便覺得支持不住，只在藤榻上歪著。王夫人又請王太醫覆診，另換一方，仍不見效。飲食不進，日漸委

頓。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都出城來看賈政，見病體漸重，只可住下幫著服侍。那上房東跨院，尚有南北十間大房，王夫人命人

收拾出來，給他們居住。賈赦友於情篤，每次從儀鸞司下班，必來看視。隨後賈璉知道賈政病重，也帶同平兒來視，在外書房住

下。大家都道：「這病王太醫決治不了，趕緊另請名醫方妥。」

　　過一天，尤氏來了，說起替胡氏治病的杜御醫能治疑難之病，探春忙令巡弁進城去請，偏又於一月以前回南去了。還是薛蝌薦



一個儒醫，姓沈、號修梅，是江蘇常州人，曾經治過理國公誥命的病，著有奇效。大家聽了甚喜，又打發巡弁去請。

　　從晌午盼望起，直到酉正，那醫生才到。

　　賈璉陪他進來，李紈寶釵等隔著紗簾看那醫生：約有五十多歲，兩撇鬍子，尖瘦面龐，穿著二藍團花寧綢袍子，外加石青庫緞

方褂，緩步入室。此時賈政歪在炕上，神昏氣促、痰聲作吼，沈修梅問道：「這位就是老中堂麼？」賈璉道：「正是家叔。」沈修

梅聽了，忙即打恭，在炕前小杌上坐了，倒替診了左右兩脈，作低首閉目沉思之狀，良久方說道：「據晚生看，老中堂是老年本

病，肝肺兩虧、氣分失運、所以發現咳嗽，兼之脘痛，這要從補氣調中才是正辦。若照外感治去，就愈引愈深了。」賈璉道：「足

見先生高明，從前確是誤於疏表。此時改從調補，可能搬得回來？」沈修梅道：「若是此病初起就由晚生效勞，准可有十分把握，

眼下病到如此，只可盡力為之，大概五六分可望。吃一兩帖，若能把心痛止住，那就大有可為了。」賈璉便請他至外面客廳開方。

好一會，才拿了方子進來，大家看是：

　　中堂方。衰年積耗，肝肺兩竭，咳頻痰滯，牽作脘痛；六脈沉細，左關尤甚。亟宜固本，以扶陽調中為主，方俟鈞裁。

　　高麗參四錢　於潛術三錢　生黃芪三錢雲茯苓二錢　杭白芍三錢　　　當歸心一錢五分廣陳皮二錢　　北沙參二錢　粉甘草五

分灶心土一錢為引

　　王夫人看了道：「他說的也很對。這方子，你們看怎麼樣？」李紈道：「老年人氣分總是虧的，這裡頭除了高麗參稍重一點，

別的還沒什麼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就叫他們趕緊抓去罷。「等到晚上，煎好服了，似乎痰喘輕些，次日便又重了一劑。那知二劑服

了，心痛更甚，神智漸至昏迷，大家焦憂無策。寶釵忽然想起，說道：「咱們索性把仙丹研碎，灌了下去，也許救得回來。」李紈

道：「人家都是吞服的，若研碎了，只怕差些，還是你到太虛幻境去問一問罷。」

　　正在說著，忽見焙茗帶笑進來，回道：「二爺家來了。」

　　李紈道：「那個二爺？是小蕙二爺麼？怎麼沒到就折回來了？「焙茗笑道：「是我們寶二爺！大奶奶您看，那走進來的不是二

爺麼？」李紈寶釵從玻璃窗向外看去，果見寶玉穿著家常衣服，仍舊冠金掛玉，從垂花門走進，直至上屋。先見了王夫人，叫聲

「太太」，便至賈政炕前。見賈政病態昏沉，不覺淚下，忙伸手至賈政口鼻間，試一試呼吸的氣，又按按心房及左右脈，回身向王

夫人道：「老爺這病還不要緊，太太不用著急。」一面又向寶釵道：「姐姐，你親自去取一杯淨水來罷。」寶釵出去取水。這裡寶

玉從懷中掏出錦匣，內有一粒金色仙丹，如桐子大小，拿給王夫人看道：「這是元妃娘娘賞的『奪命丹』，是用北斗天漿煉成的，

只這一丸，老爺的病就好了。」少時寶釵將淨水取到，寶玉另要了一個乾淨杯子，一個小銀瓢，先就杯中注了四五瓢的水，隨即將

「奪命丹」放入，口中唸唸有詞。

　　看著那丹花化在水中，那水變成了黃金顏色，寶玉親自擎至賈政面前，一瓢一瓢的慢慢灌下。

　　到底仙丹有回天之力，約有一頓飯的工夫，賈政便已甦醒。

　　睜開眼瞧見寶玉，就說道：「玉兒，我深悔沒有吃你的藥。」歇一會，又說道：「玉兒，你怎麼能來的？我別是做夢罷？」寶

玉道：「老爺不是做夢，是寶玉因為老爺欠安，趕著家來的。「賈政道：「我不信你能夠回來，要末我也到了太虛幻境罷？「說著

四下裡看看房子，又看看王夫人和李紈、寶釵、探春諸人，微笑道：「也不像太虛幻境，倒把我迷惑住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不

用疑惑，是寶玉趕回來，用仙丹救你的。你看那灌藥用的杯子、勺子，不還在那兒呢麼？」賈政心中這才明白，拉著寶玉的手，叫

聲「玉兒」，不由得痛哭，寶玉也跟著哭了。王夫人和李紈、寶釵、探春等痛定思痛，也不禁酸淚迸落，大家哭成一片。

　　賈璉在書房裡，聽見上房一片哭聲，以為賈政出了事了，連忙同平兒三步兩步的跑進去。只見賈政拉著寶玉的手，在那裡對

哭，還以為看錯了人，仔細一瞧，果是寶玉，更為詫異。

　　平兒忙上前將王夫人等勸住，賈璉也進前向賈政勸道：「老爺病好了，寶兄弟又回來，正該歡喜，怎麼倒傷心呢？」賈政止住

哭，寶玉方向賈璉見禮道：「璉二哥這回來京，真巧得很，正趕上老爺欠安，蘭兒蕙兒都出差去，全仗著你在這裡。」賈璉道：

「老爺待我恩厚，這還不是應該的？我萬想不到在家裡會和你見面。」寶玉尚要答言，李紈、探春、惜春等都上前與寶玉相見，這

一句、那一句，忙得答不過來。大家見他談談笑笑、形態如常，不露一毫仙跡，幾乎忘了他是出世的人。

　　一會兒，賈政吵餓，要東西吃。王夫人忙打發玉釧兒到廚房去吩咐。玉釧兒沒回來，賈政又要下地來坐，王夫人道：「老爺剛

好了，別累著，還是多養息養息罷。」李紈探春等也紛紛勸阻，倒是寶玉說道：「老爺此時，身子已同好人一樣，只管下地來，不

要緊的。」於是寶玉探春扶賈政在靠椅上坐下，賈政笑道：「我一向誤於講學家的話，以為『聖人不語怪』，凡非常的事，即是妖

異。從寶玉生下來帶著那塊玉，我就心裡患惡，那仙丹我不肯吃，也是為此。今天這一來才知道，從前所見大錯了，怪不得老太太

說我哪。」寶玉跪下道：「寶玉種種不肖：小之不能先意承志，大之不能立身顯揚，想起來不可為子。不料此番還能夠回來服侍老

爺，從前種種不肖之罪，老爺就饒了寶玉罷。」賈政將他拉起，又拉著他的手，流淚不止。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別招你老爺傷心啦。

」

　　此時天色已晚，大家擺上晚飯，寶釵替寶玉另預備了水果。

　　王夫人又吩咐收拾內書房給寶玉住。不知寶玉住下沒有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
	開放文學 -- 社會奇情 -- 紅樓真夢 第六十二回 晷逼西山蹉跎傷暮　漿傾北斗宛轉回春

